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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我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片段回忆
○余庆昌（1952电机）

我是1958年初，从一机部设计总局第

三设计分局调入当时二机部九局的，那时

九局刚组建不久。技术干部都在部大楼里

的几间房中一起办公，分成两个组，物理

专业的一个组，非物理专业的一个组。

我属于非物理专业的组，组长是李嘉尧

同志。

那一阶段，九局的重要工作就是建设

九所。在花园路选择了一块地，根据苏联

专家提出的建设规划，盖起了房子。现在

知道，这是执行1957年9月聂荣臻副总理

访苏时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我方

要做好的准备工作。在花园路三号，第一

个要盖好的房子是一间带有天车的库房，

库房附属了几间测量检查室、仪器室等。

领导说，那是将要存放从苏联运来的原子

弹样品的地方。其次是两栋宿舍楼。

花园路三号宿舍有一栋楼完工之后，

我们就搬进去了。大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两件工作：一是盖房子，即盖宿舍楼和

办公楼；一是学习原子能基础知识。我们

这些非物理专业的技术干部都听邓稼先

同志讲课，从原子核构造一直讲到原子

弹原理。

到花园路三号不久，领导让我参与研

究苏联专家提供的有关九所建设的技术资

料。主要包括九所的组织构成，需要哪些

专业的人员，仓库的建筑平面图，建筑设

计的技术要求，还有一张原子弹示意图，

当然是非常笼统和粗略的。吴际霖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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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偏重注意自动控制方面，我最关心

的电器电子控制部分，在示意图上一片

空白，文字中提到的自动装置也不知为

何物。

朱光亚同志大约在这时出任九所副所

长。记得在看资料那个阶段中，曾同朱光

亚同志讨论过原子弹示意图中“瓦片”的

作用。看完资料之后不久，吴际霖同志让

我考虑一下，为了检测将要到的原子弹样

品，需要用哪些仪器仪表，提出一个定货

单。这回给我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大约1958年底，局领导说，原子弹样

品可能来不了了，要自己干了。大约1959

年初，整个九所的工作转向了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轨道。郭永怀、王淦昌、彭桓

武等科学家先后到任。五室是专攻自动控

制这一条线的，我被任命为五室的技术负

责人。很快的五室分来了几十位同志。我

们要建立实验室，购置仪器设备，确定科

研课题等。我必须尽快对引爆控制系统有

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认识，否则

一切行动都将是盲目的、甚至危险的。

局领导也同样着急和紧张。记得那时

李觉副部长曾亲自带我一个人到七机部看

一个短程地地导弹1059的资料。虽然导弹

的引爆及其控制系统和原子弹的引爆及其

控制系统有较大差别，但作为武器的控制

系统，电源、保险、自毁等对我仍有很多

启发。

关于原子弹的引爆装置问题，当时的

一室、二室并没有向五室提出任何技术要

求。我根据邓稼先同志讲课谈到的内爆原

理，综合先前看到的九所建设的技术资

料，对原子弹引爆的关键所在，悟出一定

认识。再由于进九局以来已注意研究过有

关的脉冲技术、雷达技术、火工品引爆技

术等，加上当时政治责任感的强力推动，

我对于原子弹的弹上引爆控制系统，逐步

形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总体方案。

1959年中期，钱学森同志来到九所，

了解情况，探讨弹头和运载火箭的配合问

题。我做了五室工作的汇报。记得在黑板

上画出弹上引爆控制系统方块图及弹道示

意图，说明工作原理及保险、引信的工作

程序。那是我第一次见钱学森同志，所以

现在仍能忆起一些情景。

那个时期，隔几天我就明确几位同志

的工作。电池和逆变器、高压整流倍压、

同步装置、触发管、气压引信、保险闩、

自毁装置、电雷管分别由不同的同志负

责。我们的工作进展受到九所党委及吴际

霖同志大会表扬。

在此期间，得知朱光亚副所长除抓总

之外，还兼管引爆控制。这是所里几位科

学家的分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现

在仍能记起，因为原来业务上都是吴际霖

副局长管的，现在又有科学家分管，精神

为之一振，期待着朱光亚同志来五室检查

指导工作。有一天朱光亚同志来了，专门

问起航弹的无线电引信怎样解决。我向他

汇报了以一两种飞机上用的测距、测高

雷达为基础进行改造的设想。朱光亚同

志还比较满意。

1960年初，我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九所的伙食慢慢变得非常不好。有一个时

期，没有副食，顿顿是清水煮咸菜。我正

在跑七机部看一个地对空导弹无线电近炸

引信的技术资料。看资料中感到一阵阵难

受。开头没大在意，以为是饿的，后来感

到实在支持不了，才去医院检查。初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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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患肺结核，待确诊时已有大空洞。

开始我是在安定门外医院住院治疗，

但是治疗效果很不好。后来到了天津，立

刻在医院检查是自发气胸，一侧肺已被压

缩成一个拳头大。医生说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随时有生命危险。立即住院，紧急处

理，之后迅速做出切除一叶肺的决定。那

次真算命大，差点没死了。

手术两个多月后，我回到工作岗位

上。我被委任设计部五室系统组组长。我

想待部件研制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再

从部件到整体时，那时系统必然有调整以

协调部件之间的关联影响。因后来经朱光

亚副院长的同意，我调十五室搞天线，和

系统方面的工作至此便脱离接触了。

1961年当中，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九

院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向西北。理论部、实

验部的工作已有重要突破，设计部的工

作，包括引爆控制系统的各部件的研制，

也有长足进展，事实上已接近我国核装置

爆炸成功的前夕。李觉副部长一声令下，

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奔赴西北战场。我刚肺

切除不久，对身体能否适应高原气候心中

无数，但在当时那种壮烈氛围中，我已做

好听从安排的思想准备。后来组织宣布我

留北京工作。1961年至1962年，我主要参

加了航弹引信天线的研制工作。我写了航

弹引信天线安装于模拟弹壳的模拟飞行试

验总结。1962年下半年，大约和航弹引信

试验工作完成的同时，迎来了好消息，我

国第一个核装置爆炸成功。

在研制航弹引信天线的调研中，发现

国外有关天线及宇航的权威性杂志上，自

早些年起就有报道再入飞行器无线电通讯

中断问题，现在一般称黑障问题。在航

弹天线工作基本解决后就重点调研这问题

了。那时心中的盘算是：核导弹弹头引

信任务虽未下达，是迟早问题，还是早

动手好。

正在我们日日夜夜奋战核导弹弹头引

信及天线时，传来了前方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试验成功的消息。记得在交货的最后期

限那天晚10点钟左右，我们正在做最后的

环境试验及检查，七机部打电话给朱光亚

同志，询问还能不能交货，“再不交货就

取消该项目，加装配重了”。朱光亚同志

匆匆到实验室找我，我向他报告：“12点

以前送到。”当我和李春山同志抱着我们

的部件走出实验室时，九院的捷克大巴已

等在门口，拉了我们两个飞奔向东高地。

那天夜里又在七机部东-2装配调试车间干

了一夜。这大概是1964年底。

之后我和李春山同志被指定为二机部

的代表，去西北火箭发射场，参加了这次

搭车试验，全权处理这次试验中弹头引信

及天线部件有关的技术问题。

1966年底，“文革”正在发动高潮

中，得知我国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试验成

功。北京九院工作因“文革”的动荡都已

基本停下来，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我无从

知道为之奋斗的那个弹头引信的设计方案

用上了没有。直到1987年才得知，不但用上

了，后来还得了国家发明三等奖。现在回

想起来，我那次请战，早动手做导弹引信

的研制工作，是蒙对了，否则上级任务一

旦下达，时间会是很紧的。

以上是我在九院建院初期参加我国早

期核武器研制工作时若干历史片段的回

忆。这都是活的历史，贡献出来，有利于

记录历史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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